
智利：二十九年后 

编者按：今天的智利共产党（红色派）于十几年前成立，肩负起了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

毛主义，重建智利共产党的任务。 

今天，革命和民主组织广泛的存在于智利全国，包括了广泛与革命学生运动，人民妇女运

动等。与此同时，毛主义者也战斗在原住民运动的第一线。 

  

下面这篇文章是一位名叫纳诺的智利同志的文章，最初发表在革命实践的网站。在这篇文

章，纳诺同志阐述了自己对当前智利局势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对许多人来说，比如我自己，从智利各地城镇的街道上看到的真实画面，多少让人回想起

三十多年前与皮诺切特领导的文官-军人（civilian-military）残暴独裁统治进行斗争的情景。镇

压的目的在于消除当时抗议者所构成的威胁，而其暴力程度是残酷的和系统的，与今天的情况

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这只是抛给广大的，穷困的群众的事情之一。主要的攻击是将残酷的撒切

尔式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强加给人民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痛苦。 
 

新的国家宪法允许政府进行大范围的私有化计划。这逆转了萨尔瓦多·阿连德（中间偏左

的“人民团结联盟”）民选政府对关键产业的国有化。它还将其它一些非常重要的国有服务私

有化，如成立于 1952 年的英国式国民医疗服务、电力供应（包括 ENDESA——国家电网）、水

和天然气供应以及电话服务。 
独裁政权企图通过取缔工会运动、所有政党和社会组织，来竭力消灭任何形式的反对。 

 

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左翼试图对军政府形成积极的、具有挑战性的抵抗，到了 1985-1988

年时，他们成功地动员了街头的人们进行抗议，并向掌权的文官和军人日益独裁和暴虐的统治

发起挑战。到那时，世界舆论转向反对军政府。美帝国主义开始怀疑这种专政的益处。因此，

他们召集了一次会议，与军政府的主要成员和反对派领导人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即民主可以

恢复，条件是未来的政府必须继续实施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休克疗法”

设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在 1988 年，智利举行了一次全民公投。由旧右翼和传统的修正主义政党，如共产党和社

会党等组成的反对党联盟赢得了选举，而军队回到了兵营，形成了总是有点“蒙上阴影”的新

的和相当脆弱的资产阶级民主。 
 

这个联盟随后组建的政府受到皮诺切特宪法的约束，缺乏政治勇气，或者如人们所说的那

样，缺乏反抗和为多数人而统治的政治意愿。结果，尽管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确

实享有一种经济繁荣，特别是在 90 年代中期，GDP 的年增长率达到了 9%，也许比经合组织国

家和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要高。但是，由于缺乏像样的收入分配水平和不温不火的改革，新

自由主义模式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人口的中下社会阶层从未分享过如此高水平增长的经济利益。 
 

绝大多数人不仅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分享国家经济增长的好处之外，还觉得自己变得更穷、

更失望。这种不满以一场绰号为“企鹅”的广泛的全国性学生运动的形式出现，并引发了一场

系统的大规模、激进的街头抗议活动和高等院校的“闭门不出”。 
 



大约十年后，另一个群众运动成功地开始了，在社会和政治影响最小情况下，全国范围的

抗议随之而来，要求着结束私有养老金制度，工人只能从养老金中得到极低的收入，以至于他

们大多数都只能勉强糊口。与此同时，军事人员和警察仍然保留着他们的养老金，这引起了怨

恨，特别是来自受过大学教育的或技术专业人员的怨恨，他们一生都在工作，而只得到了他们

工资的一小部分，远远低于来自军队或警察的低级军官的工资。 
 

不幸的是，这一运动本身也受到了侵蚀，到目前为止已经实际消失了。修正主义政党从未

想过，也从未有勇气，对不公平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残酷的新自由主义——发起认真的

挑战，不仅是在智利，而且在整个地区乃至世界都是如此。所谓的“天生的”领导人充斥着腐

败和对人民需求的政治冷漠；直白地说：有关于一个更公平的社会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

——不只是通过许多方式，不仅向超级富豪和高收入人群征税，而且迫使主要在矿业领域的大

型跨国公司缴纳公司税，并对特许权使用费征收适当的税。几年前，澳大利亚就是这么做的，

当时的总理输掉了这场斗争，但那只是因为他没有依靠人民的集体支持。 

 
 

我们今天在智利街头看到的大规模抗议和斗争，是传统的修正主义政党正在酝酿出的不满

和苛求的顶峰。这些政党留下了一个真空和一场在我看来是自发的，主要依靠社交媒体来组织

和协调他们的行动的无领导的运动。他们和 80 年代的人一样果断勇敢。许多国家（最引人注

目的是厄瓜多尔、黎巴嫩、加泰罗尼亚，以及现在的阿根廷和巴西）最近的大规模动员，从革

命的角度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景，而对统治阶级来说前景也不是那么黯淡。更恼人的事情，至

少对我来说，是抗议者的要求之一是摆脱皮诺切特宪法，并呼吁制宪会议为了写一个适当的新

宪法允许更深层次的改革，如采矿业重新收归国有，国家采取基本的公共服务，并为大公司制

定更公正的税收政策，以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但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左翼的立场相当

模糊和冷淡。 
 

向极右的转变表明了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左翼在意识形态上的局限以及未能利用持续的

资本主义危机的失败。世界各地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应该是更大的事端的起点，因为目前的世

界条件是组织革命行动的温床。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要求更有阶级争议的和革命的分子来领导，

因为修正主义者再一次表明他们不能胜任手头的工作。 
 

卡尔•马克思关于经济权力集中在更少人手中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重大内外冲突的预测是绝

对正确的。引进资本密集的生产资料将增加失业大军的人数，从而造成社会和政治冲突，而劳

动分工将导致更多的阶级分化。我们眼见阶级矛盾的增加，它本身由于缺乏适当的、有明确政

治目标的革命组织而造成混乱，这种混乱，是缺乏一个通过创造和利用主客观条件发动阶级革

命战争来实现自己明确的政治目标的真正的革命组织的结果，正如苏联和中国在上个世纪所经

历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战术和方法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 
 

列宁警告我们，没有领导，没有革命观点，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最低限度的要求的群众

运动是注定要失败的。我更担心的是，今天在智利街头斗争的群众运动的崇高目标是，在人力

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可能再次一无所获。如果我们幸运的话，我们只会得到一些不温不火

的改革和微小的让步，而不去考虑更大的图景，即取消不公平和残酷的资本制度。 
 



毛主席的著名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告诉我们，革命可以从智利地铁票价

的涨价，黎巴嫩对使用 WhatsApp 的指控，厄瓜多尔的紧缩措施，甚至英国的紧缩政策而引发，

甚至于英国的脱欧也能引发群众起义。但是，用毛的话说，要点燃革命的火花，就需要一个带

领广大人民群众达到实现真正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的革命党。 
 

要创造革命的具体条件，就要倾听群众的声音，了解群众的感情和愿望，引导群众前进。

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一努力失败了，那么我们就会向法西斯分子敞开大门，带我们走向自我毁

灭。因此，最近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和政治事件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裂缝和修正主

义者及其盟友社会民主党的一贯无能，他们不能也不会做只有革命者才能做的工作。那么，我

们从哪里开始呢？ 


